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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隐没入地平线，暖洋洋浴着海
水。山映斜阳天接水，蓬松流云之上，悬
着一浅月牙。远处的塔，温柔注视着退潮
过后的海滩；再远方，便见隐约闪着的点
点霓虹。

停驻在宁静海岸，清风浅夜掩映着
渔家灯火，小船儿归航，拥抱紧近岸滩
涂。清咸海风招致了小虫的光临，慵懒吹
着风的犬儿不满虫儿的搅扰，淘气地与
虫儿打斗。

寻眼望去，扎着马尾的少女低声耳
语，手拉手走在石子路上；岸边憩着一对
老夫妇，余晖祥和地填满岁月的沟壑；旁
边是对着渔歌的年轻夫妇，正用温情的
目光，笼着与浪花赛跑的垂髫，而那兄妹
俩，赤着脚戏耍浪花，咯咯笑着捡拾被潮
汐冲洗好的贝壳。

望至出了神，回过神我望着紫红色
的霞，突想起琼瑶小说里彩霞满天的浪
漫，内心是单纯的，是宁静的。

渔乡的海，不同于江枫渔火的惆怅，
也不同于千帆荡漾的柔美，它是浩瀚无
垠的豪放，是诗词中荡漾着的百变韵脚。

我望着穹苍一点点自深蓝变为紫调
的焦墨色，那是无比震撼的美。海港岸
边，风儿徐徐吹来，漾着淡淡腥咸的味
道。避过喧嚣的灯红酒绿，给每个在这儿
停驻过的生灵以清爽与慰藉。

我多想撑一支长篙，让岁月之船随
海浪漂流！每天伴清咸海风入眠，听海浪
拍岸苏醒，让恬静之水无处遁逃。我憧
憬，晚风能够拥抱着自己。

光阴荏苒，祖母离开我
们整整二十年了。但老人家
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我心，
似乎从来就没有走远。

祖母张氏，出身农家。生
于公元1903年农历癸卯年七
月十二，卒于公元1998年农历
戊寅年七月十二，享年虚秩
九十六岁。据说生辰死忌为
同一天的人都是有大修行
的，我信然。细算祖母出生在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生经历
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
代，价值观肯定是有所不同
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老人家
是世上最好的人。作为普通
百姓家，能具备勤劳、善良、
尊老、爱幼这些基本优良品
质的人多之又多，但如祖母
那样终其一生克己为人，只
讲奉献，不求索取者能有几
人呢？惟其圣贤。

祖母一生命运多舛，经
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她青年丧夫，老年丧子，历尽
坎坷，倍尝艰辛。首先是祖父
天不假年，二十出头暴病身
亡(按祖母的说法是刚学会庄
稼活)。时年祖母二十四岁，膝
下一子，年方三岁。三从四
德，从一而终，祖母按照她心
中最崇高的价值观，义无反
顾地担起了抚孤重任。这要
搁在封建社会，地方官必将
上报朝廷，皇上定当下旨拨
银修建贞节牌坊，以为万世
旌表。祖母没有这殊荣，她也
不想要这殊荣，只想把儿子
养大成人。艰难困苦肯定是
难以预料的，即便是有壮年
公婆的庇护。但祖母咬紧牙
关挺过来了，不仅把儿子抚
养成人，而且完成了学业。父
亲青年时期向往革命，毅然
投身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
直到全国解放才重返故里。
此时祖母、母亲和我的姐姐
三人在家艰难度日，随后举
家乔迁聊城到父亲任所。天
下太平，合家团聚，年过半百
的祖母本该安享晚年了。但
天有不测风云，在1960年那个
寒冷的初冬，祖母唯一的儿
子，我的父亲竟因肺病不治
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晴
天霹雳，天塌地陷，怎么形容
这个家庭的灾难都不过分。
年轻的母亲上有年近花甲的
婆母，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
孩子，这日子该怎么过呢？祖
母说，咱回老家去，再苦再难
也要把孩子拉扯大。就这样，
两鬓染霜的祖母协助年轻的
儿媳，再次担起了抚孤的重
任。不屈不挠，负重奋进，这
是中华民族多么伟大的精神
力量啊！

祖母一生不辍劳作，直
至耄耋之年。且不说年轻时
下地踏坡，拾柴捞火，洗衣缝
裳；也不说在外生活期间的
开荒种菜，捡拾煤渣，糊火柴
盒；单说1961年春天返乡以
后，为了养家糊口，祖母付出
的劳动量足以让人潸然泪
下。在生产队里一天三晌下
地干活，为了不耽误挣工分，
母亲经常组织全家老幼晚间
推磨。俗话说没有好使的磨
棍呀，那一圈圈永无休止地

推下去是很累人的。推完磨
年幼的我早已筋疲力尽，倒
头便睡。而祖母还要支起纺
车，继续她日复一日永不间
断的纺棉工作。每天，我在祖
母不疾不徐、嘤嘤嗡嗡的纺
棉声中入睡，第二天醒来看
到的是祖母早起拾粪归来的
身影。母亲是织布高手，祖母
擅长纺棉。婆媳二人日耕夜
纺，寒暑不易，不仅让我们姐
弟三人全都活了下来，而且
一个也没有辍学(文革中断另
论)。这，谁敢不敬佩有加呢？
随着我们姐弟三人渐次长
大，并先后参加了工作，祖母
已过古稀之年。可以颐养天
年了吗？没有，祖母的工作转
移到了为孙子辈带孩子做饭
上。先是姐姐的三个女儿，再
是我和弟弟家的一男两女，
六个曾孙辈的成长历程，都
有老人家付出的心血汗水。
及至最小的曾孙辈都上学
了，祖母已经年届九十。这时
还能干什么呢？养鸡。在机关
家属院狭小的院落里辟地养
鸡。祖母会让老母鸡孵化出
一群唧唧乱叫的绒毛鸡来，
然后像呵护自己的孙男孙女
一样把它们一天天养大。及
至秋天，小鸡也开始下蛋了，
祖母每天下午踮着小脚，拿
一只小瓢去捡鸡蛋，每次总
有十数枚不等的收获。凡此
时，祖母慈祥的脸上总是洋
溢着那么幸福的微笑。历历
如 昨 ，那 鸡 蛋 可 真 好 吃
啊……。

祖母一生宽厚仁慈，对
身边任何人都能做到关爱有
加，礼让再三。二十多岁新寡
以后，一切听命于公婆。农忙
下地干活，农闲操持家务，惟
命是从，任劳任怨。居家上有
公婆，下有弱子，有点什么好
吃的自己也舍不得吃。一年
到头粗茶淡饭，哪怕过年也
有自己的专属粗粮。现代儿
媳当很难理解。及至家父早
逝，祖母协助母亲二度抚孤，
对母亲更是言听计从。一是
体恤儿媳，二是疼爱孙儿，生
活上对待自己更加苛刻。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所谓
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糠菜
不继，树叶当粮。祖母无论怎
么苦自己，也生怕饿着我们，
哪怕是省下一块地瓜，也要
看着孙儿吃在嘴里。祖母与
人为善，从来没有和邻里发
生过一句口角，对自己的孙
儿更舍不得呵斥半句。母亲
教子甚严，偶遇母亲教训子
女，祖母总是诚惶诚恐，极力
袒护。祖母疼爱孙儿，无以复
加，虽至老年，时时不忘嘘寒
问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我调到地委机关工作，每天
骑自行车早出晚归，中午在
机关食堂就餐。祖母生怕我
在外吃不好，几次三番安排
于我：别不舍得吃饱啊。可怜
祖母关爱之情，殊不知早已
不是节衣缩食的年代了。

祖母晚年十分知足，觉
得天天能吃白面馍就已经是
享福了。祖母仙逝前那十几
年，虽说是改革开放物资渐
丰，但生活水平与现在还是

不可同日而语。大米白面没
有问题了，副食还是以素为
主，鲜见鸡鸭鱼肉。但祖母一
生安贫乐道，已经感到心满
意足了。饮食上最大的享受
是爱吃煮鸡蛋，一天两枚，早
晚各一枚。现在还清楚记得
祖母慢慢咀嚼白鸡蛋时那幸
福的表情，不禁一恸。祖母如
果多活十年，孙儿能让您遍
尝山珍海味呢。当然，祖母还
真不一定稀罕。

祖母也有她的遗憾，最
大的遗憾是计划生育不让多
生孩子。一次和祖母饭后聊
天，无意间聊到了她老人家
的生活向往，祖母喜形于色
地表述：打几囤粮食，跑一院
孩子，那过得多有劲呀！我笑
了，我知道祖母一直为我兄
弟二人仅我有一个男孩而耿
耿于怀呢。她老人家对生活
的理想状态是：天下太平，五
谷丰登，子孙成群，其乐融
融。难怪呀！

祖母临终前两年糊涂
了。分不清春夏秋冬，也分不
清白昼黑夜了。经常夜半起
来，反复整理她简单的行装。
打开包袱，把自己的衣服一
件一件重新叠起，然后再包
上。收拾完了，上床还不睡
觉，把被子披在身上坐着，怀
里紧紧抱着她的枕头。那是
一个布袋装秕谷做成的枕
头，不知枕了多少年了。我不
解地问：“奶奶，咋还不睡呢？
抱个枕头干啥？”奶奶睁开浑
浊的双眼，哽咽着说：“俺哥
还在家饿着呢，我天明得给
俺哥送这半布袋粮食去。”我
怆然。饥饿，对祖母是多么地
刻骨铭心；再，人已经到了这
种状态了，心里还一直想着
别人。这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最终还是走了，走
的是那么安详。出殡那天，天
气预报说是有雨的，结果是
云淡风轻，秋高气爽。村人都
说，这老太太行好一辈子，修
的。

奶奶，一转眼您走了二
十年了，您在天国生活的好
吗？知道您还在挂念着人间
的孙男孙女，现在可以告慰
您老在天之灵的是，我们都
很好，谁也无病无灾。您的孙
女、孙女婿，孙子、孙媳妇，都
已经先后退休了，各自在家
颐养天年。您的曾孙小光，大
学毕业后早已成家立业，有
一个儿子也就是您的玄孙叫
小豆丁，健康聪明可爱，也已
经十一岁了，开学就上小学
六年级了。我们知道，这一切
都是您老人家保佑的结果。
您的恩德，我们会世代铭记；
您的精神，我们将代代发扬。
请奶奶您保重，保佑您的子
孙后代万世永昌吧！

歌曰：呜乎祖母，恩重情
长。恩如泰山，情似大江。两
代抚孤，历尽沧桑。含辛茹
苦，艰难备尝。平凡伟大，人
人赞扬。天道有公，子孙昂
扬；堪慰祖母，如愿以偿。未
备三牲兮，祖母见谅；心香一
瓣兮，聊表衷肠！

呜乎哀哉，尚飨！

祖祖母母仙仙逝逝廿廿年年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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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孩提时代，总有大把时间感
受春日美好的温度，迈着蹒跚的脚步，探
索自然的芬芳。

我喜爱那叫醒了野草的绵绵春雨，
草儿它伸着懒腰，探出柔软的，嫩绿色的
芽。迎春花仿佛也受到了它的感染，用它
喜庆的金黄点燃花界一年一度斗艳的火
花。连柳絮也耐不住性子，变身“探测
器”，寻却落脚之所。

小小的我总低着脑袋，寻找绿坪上
星星点点的花草，但每次都突然地被闯
入视野的一只小虫分散了目光，而后顺
着小虫的方向，追赶着同样欢蹦的小麻
雀。惊跑了麻雀，也不会再回头，继续向
前追随太阳。

我与春的相遇竟如此美丽，多年之
后再次回想这情景，会不禁莞尔。那时的
我如此天真，又如此容易满足，视线中惟
有对前方的憧憬。这即是童真吧。及豆蔻
之年，心事繁杂，惟春能解我烦闷，将我
带回那个没有功利的纯净初春。

走访身边的春天，用敏感的脸部感
受春的温暖。曾几何时，阵阵淡雅清香翩
然入鼻，引我寻却香味的源头；曾几何
时，追随着一丝飞落掌心，而后再次轻盈
地飞向远方的柳絮。

我也曾遇到，似我当年那般的童真：
一个肉乎乎的小女孩俯下身子采撷一朵
朴素的野花，奶声奶气地仰着脸，央求身
旁的家长为她插在还未睡醒的、毛躁的
小辫子上。之后便甜笑着拿起随手捡到
的干树枝，把它当成魔法棒，为万物点染
上童真的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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